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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害怕，害怕，还
是害怕
东阳续了病假。他认为，帮助日

本人制造恐怖，是一个最有效的办
法。恐怖可以使日本人有平安地占
据北平的可能，恐怖也让他有得到
高官厚禄的可能。他从来没想象过，
恐怖本身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从来
没有想象过，那些年轻的小伙子和
姑娘被捕时的颤抖，或者他们的父
母有多么痛心。相反地，当他去报
告，要日本人去逮捕人的时候，他总
是把小伙子和姑娘当成送给日本人
的花或别的礼物。鲜花和礼物没有
感情和苦痛。即使有时看到他逮捕
的年轻人眼中含着的泪，也会把眼
泪想象成花朵上的露水，日本人接
到当作礼物送来的花，会更高兴。
他伤害他们，不是出于仇恨，也

不感激他们的血肉作为台阶，使他
有了登堂入室成为日本人心腹的可
能。他只知道，自己有地位和财富，
一想到这个，他就高兴。
可是，他现在知道，瑞全给他送

来一颗枪弹。他不敢动那枪弹。他
想，假若碰到，枪弹就会爆炸开，把
他的鼻眼炸得稀烂。它闪着光，是那
么冰冷，老在盯着他，他走到哪里，
就跟到哪里，像是一个会动的眼珠。

他从没有想象过会受到报复，
因为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有罪过———
犯过任何罪。如今，他突然就直接面
对着死亡。那颗枪弹就像一个雷，耳
朵还没来得及捂上，就在他头上响
了。他既不承认自己的罪过，也没有
一点悔意。信仰宗教的人相信忏悔，
因为忏悔能为他们带来希望，可是
他没有希望。死亡的眼珠———突然
出现在他面前的闪着光的钢铁枪
弹，不会放过他。
他害怕，害怕，还是害怕。啃啊，

啃啊，他啃着手指甲，他忽然尖叫
着，扑到床上。他用被子盖着脑袋。
好久，他躲在下面纳着气儿，满身大
汗。他不敢掀开被子。他感觉到死神
就在被子外面等候着。
只有等胖菊子回家，他这才敢

掀开被子坐起来。他把她喊过来，疯
狂地搂着她，野蛮地啃她肥胖的胳
膊。她是他的胖女人，在他死之前，
必须啃她，踩她，只有这样，他的钱
才算没有白花。
啃过了她，他扫视四周，打量着

屋里的东西，计算自己到底有多少
钱。他大声地嚷着：“我不能死！我不
能死！”
他鞋子也不穿，就去抓来铅笔

与纸，把他所有的家具、衣服、茶壶
与饭碗通通都列在一处。甚至连扫
帚与鸡毛掸子也列上了。数目列得
越多，他就越兴奋，也越害怕。啊，要
是他死了，这一切都留给谁啊。不，
不能留给菊子。她嫁给他，图的就是
他的钱财和地位，不能把东西留给
她。
他再一次搂住她，把臭嘴贴在

她脸上说：“你得和我一道死，一道
死！”是的，他在棺材里须得有个伴
儿，要不然就是死了，日夜里还会害
怕。
胖菊子挣开他的手。他咬牙切

齿。哈，她毕竟是祁家的人。她也许
会再回祁家，嫁给瑞全。他必须先处
置她。
他又看到那颗枪弹，心里真是

怕呀，怕！他央求菊子不要再离开，
保证给她买好吃的。同时，他也和她
商议，怎么逃出北平。
是的，他必须马上逃出北平。一

旦出了北平，瑞全就不再能找到他。
天底下只有一个瑞全。一旦到了别
的地方，他就还能大红大紫，瑞全总

不能老跟在身后，除非瑞全自己没
有敌人。

他的病假，引起日
本人的疑心
但是，假若必须逃走，他全部的

东西，怎么带得走？说实话，桌椅板
凳是没有金银重要，然而，毕竟全是
他的东西，不管木头的，还是瓷器
的，都有着他的心血。假若要走，那
么连厨房里的刷子都得带走。不，那
可不成。假若带着几车东西，日本人
肯定会拦阻他。
他忽然想到了招弟。他已经忘

了她的美丽，只记得她是一个尸首。
一股冷气从尾巴骨直蹿他的脖子。
他必须走，必须走。他不能像招弟那
样，变成一个尸首。
他担心，害怕，可是什么主意也

拿不定。在夜里，要是听到什么动
静，也许一部洋车爆了胎，他都会滚
到床下，捂着脸，不知道自己依然活
着，还是已经死了。
忧虑与恐惧，使他没了食欲，可

是他强迫自己吃了许多东西。他必
须吃，必须多吃，才会有力气抵抗。
吃过之后，他消化不了，嘴巴更臭
了。因为所有门窗紧闭着，一屋子都
是臭气。一两天后，屋子就跟狐狸洞
似的，气味臭不可闻。
他的病假，引起日本人的疑心。

来一个日本医生，给他做检查。医生
把门敲开。狐狸洞里的臭气，几乎把
医生扑到在地。他赶紧打开所有窗
户。蓝东阳不敢向日本人提出抗议，
但是绿脸上流满了汗。假若瑞全这
会儿来了，那可怎么好！他与日本医
生，非变成和招弟一个样不可。
假若，在平日，来一个日本医

生，他不知道会鞠多少躬，咂多少次
嘴，会为纪念这个好日子，写多少首
诗。今天，可是，他高兴不起来。相反
地，他害怕。给日本人做事的，不都
是给日本人毒死了么，不都是因为
给日本人办事不力丧了命？他害怕
被下毒。但是对于被毒死的害怕，并
没有让他后悔自己向日本人投降。
他只是害怕，会失去他的性命、桌
椅，还有他厨房里的刷子。
医生给他开了消化药，可是他

不肯吃。像对待一个受惊的孩子，医
生给他吃了药。
蓝东阳躺在床上，想着自己肯

定要死了。他哭了出来。
药吃下去，他的肠子开始轰隆

作响。他肯定自己给下了砒霜。他挣
扎着从床上爬起来，又关上门窗，这
才在屋子里感觉到心定下来。肚子
舒服一些，他笑了，啊，不，日本医生
没有下毒。他依然信任日本人。好，
他必须找一个可靠的办法，逃出北
平。
啊，干吗不？干吗不上日本去？

那儿才是他的故乡。
即使是一条狐狸，也不愿进他

的屋子，胖菊子就更不愿了。东阳，
手脚不动地，躺在床上，需要她来伺
候，可是她不愿意进屋子。他们俩的
关系，就像公狗与母狗的关系。她不
负责伺候和抚慰他。
胖菊子也在替自个儿盘算。她

不觉得自己不伺候东阳，对他有什
么不公道。她知道，自己和东阳的结
合，是因为他需要她的肥肉，而她需
要他的钱财。她把自己的肥肉耐心
地给他三年多了，不需要再特意去
讨好他。她现在要想的，是怎么把他
的钱弄到手。
假若她想离开，带走东阳的钱，

就必须马上离开。她不能等到他的
病好了。他的病，就是她的机会。
假若东阳病好了，与她一道全

力“处置”祁家，那也是好的，可是她
已经看清楚，东阳只是一个十成十
的欺软怕硬的家伙。所以，假若等到
他病好，她不仅会失去逃跑机会，而
且也灭不了祁家。嗯，干吗浪费时间！

而且，假若瑞全真的杀死东
阳———一旦东阳死了，日本人必定
会没收他的财产。大赤包的命运不
是一个清楚的证明吗？她确实已经
把到手的东阳的钱换成金银，藏在
自己的娘家，可是假若东阳死了，谁
又能说日本人不会搜查她的娘家
呢。

菊子逃走了
她必须逃走，而且要快逃。假若

现在就逃，不仅能保住藏在娘家的
东西，还能带走一部分东阳的贵重

东西。他现在躺在床上，没法拦阻
她。
假若，比如说，逃往上海或南

京，带着到手的金子，还有这些年跟
大赤包与东阳学的本事，她必定能
够另起炉灶，做出新的事情。说不
定，还能得到一个漂亮小伙子，给她
作小白脸儿。是的，她必须这么办，
就这么办。和东阳结婚的时候，她不
是已经想到他们会散伙了吗？

但是，假若，她逃走以后，东阳
请求日本人搜寻她，逮捕她，该怎么
办？那可太危险了。即使日本人嫌麻
烦不抓她，可还会为金钱来抓她。
啊，最好是嫁给日本人。那就好办
了———东阳难道不是仗着日本人的
势力，把她从瑞丰手里抢来的吗？假
若日本人把她从东阳手里夺走，那
不也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吗？一物降一物。
可是，上哪儿找一个日本人呢？

说实话，在北平，除了军队，还有二
十万日本人，但是找一个丈夫却不
那么容易，而且她必须立刻离开，没
有找日本丈夫的时间。
她不能再盘算了。她必须马上

离开，趁东阳半死不活地躺在那里，
把所有贵重的东西都拿到娘家，然
后，带上东阳的图章，把他银行里的
钱取出来。

她带着最值钱的东西和钞票，
把不太值钱的东西留在娘家，逃到
了天津。
等到发现菊子逃跑了，东阳并

不特别地想念她。在这兵荒马乱的
时候，他知道用一袋面粉，就可以换
一个年轻的姑娘。他喜欢胖女人，可
是，假若女人的肉体可以以分量来
计算，他宁愿用两袋面粉，去换一个
胖的。
但是，当发现菊子带走他的钱

财，他就一翻白眼昏过去了半个钟
头。他弄清楚，所有东西还都在屋
里，银行里还存有菊子不知道的钱。
可是，这一切都不足以使他得到安
慰。他是连一个旧扫帚都不放过的
人。
苏醒过来，他摇摇晃晃地走过

去，开开屋门。他身上没有力气，但
是必须出门，去找回菊子和那些东
西。他也不再害怕出门，会有碰上瑞

全的可能。他为金钱而活着，假若钱
没了，活着就跟死了，没什么差别。
他不再害怕瑞全。金钱和财产是他
的灵魂，为找回灵魂，他可以面对死
亡。
天气非常地冷。灰色的云很低，

笼罩着寒冷的北平。一阵小风把地
上的纸片吹得沙沙作响，把墙头上
干了的草吹得东摇西晃。东阳没戴
帽，溜着墙根向前走，小风吹得他直
发抖。
他来到大街上，打量着每一个

走过去的女人。看着她们的服装打
扮，他想走上前去询问她们。他想问
一问，她们的东西，从哪里与从谁手
中得来。可是，她们走得快，而他的
腿又软，没有办法追上。他恨得咬牙
切齿。
他也想去问问铺户，他们的东

西是从哪里来的。他觉得，因为他丢
了东西，每个人都应当有嫌疑。

开始飘雪了———大片的雪花，
纯白的，无声的，仿佛玩着游戏，慢
慢地飘落着。天色更黑，小风也停
了，街上的行人加快了脚步。

东阳病得很重
不久，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了。雪

越落越厚。东阳，头上落了些雪花，
立在一个铺户的屋檐下，看着脚下
的地面，慢慢地由灰而灰白，再变成
白色。他恨这些雪花，恨它们打断
他，阻碍他去抓回菊子。
但是，他不能永远立在那里。他

有主意了。他必须回到家里，坐上他
的汽车，先到菊子的娘家去，看看她
是否还在那里。
他刚刚迈出一步，脚下一滑，摔

了一跤———他想自己完蛋了。他摸
摸脑门，湿的，流血了！他浑身都颤
抖着。他可不应当流血。
他看看自己的手。�，不是血，

是雪。他长叹一口臭气，慢慢地爬了
起来。

雪更厚了。地上是白的，而空
中的雪却似乎是灰色的。雪花仿佛
有很急的事，一片紧追着一片，好
像纳着气儿，无声地落到地上。东
阳的面前!是一张雪的帘子。他甩着
双臂，往前冲走。他恨恶四下包围
着自己的雪。他想用双臂把雪帘子
推开来。
他在雪地里走了许久，直到耳

朵、鼻子还有双手都已经麻木，脚也
不愿往前多走一步。他开始担心起
来。他恨恶世界上的一切，但是最恨
白雪，因为雪是白的，却不是银子。
转啊，转啊，他终于回到自己的

门口，摔倒在门槛外。
东阳病得很重。忧虑，寒冷，恐

惧，由四面八方向他侵袭。
他的绿脸，因为忽冷忽热的，有

时候是灰白的，有时候又是紫的。发
冷的时节，他的黄牙，不停地咬出声
响来，他的寒冷发自内心，而他的内
心，就像是一个冰窖。他的脑子很清
楚，要使劲想一个计划出来，可是内
心的寒冷，却让他的心思不能集中。
他一心想的就是死。他怕死。越是怕
死，他就越是颤抖。
然后，他忽然浑身发起烧来，思

想变得很激动———像一大群蝗虫似
的，狂飞乱舞。心中一有念头，他就
会大声地嚷着：“我不死！给我钱！
杀！上日本去……”
日本医生又来了。吃了药以后，

东阳似睡非醒地闭上眼。可是，他睡
得不消停，因为心中并不平静。他忧
虑着钱、菊子还有他的扫帚。忧虑折
磨着他。他又醒了。
因为东阳长期生病，铁路学校

的校长，另外任命了一个人。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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